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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涨跌
直指非法民间“借贷”

即将完工的项目

从荒漠上拔地而起的康巴什新城

房屋上标着“拆”字，非常醒目

鄂尔多斯被圈的地

在空旷的马路上 , 记者的身影映射在旁边一座新盖的别
墅的外墙瓷砖上，显得百般寂寞。

“现在差不多都住满了，
我带你们到处问问吧”

“这儿连个人都没有，咱们找谁去问宾馆在哪，我们怎么
着得先住下来啊。”一位记者向另一位记者说道。
“先走着，一会看看有没有行人或者警察什么的，咱们可

以问问。”另一位记者回答道。
记者看了下手机，已经是晚上10点50分了。两人仍在寻找

住处，却丝毫碰不见一个行人和出租车。
好不容易看见一辆出租车，记者赶紧跑到路中央招手拦

了下来，上车后在相互寒暄中，记者了解出租车司机姓韩，安
徽人。记者随后问及哪里有可以住宿的地方，出租车司机韩师
傅笑了笑说，“现在差不多都住满了，我带你们到处问问吧。”

一个连本地楼房入住率都不足1/3的城市宾馆何来的“差
不多都住满了？”记者很疑惑。
“都是些外地人来要债的，或者是些包工头以及建筑队负

责人之类的，他们都住在这里，所以晚上宾馆很难找。”韩师傅
说。
“这里出租车怎么这么少啊，是不是晚上都睡觉睡的早？”

记者问韩师傅。
“不是睡觉去了，本来就很少，整个康巴什出租车就60辆，

正常营运40辆都不到，有的还要去跑东胜，所以就很少。”韩师
傅说道。

记者坐在出租上终于看到了闪烁警灯的警车，忍不住说
了句：“现在我看到了警车了，可是咱们也不用去问他们了。”
“康巴什警车比出租车还要多，天天晚上在街上看到很多

巡逻警车，你们下车的地儿是广场，晚上根本没人去那儿，所
以警察去那巡逻很少。”韩师傅说。

记者连续问了5家宾馆，还是没有找到住处，“我带你们去
珠江小区附近看看吧，那里宾馆多一点。”

在经过一个小时折腾后，夜里12点半左右，两名记者在距
离市委广场较远的珠江小区附近的一个宾馆住下，登记完身
份证进入房间后，记者趁机和老板聊了起来。
“现在来要债的人多，晚上都住在这里，别看这里房价不

怎么好，可是宾馆酒店生意不错。”曹老板点燃一支香烟说。
记者问道“为什么这么多人来要账呢”？
曹老板貌似很熟练地说道，“好多房子现在卖不出去，欠

了好多工程款，包工头还等着给工人发工资，只能住在那里。”
记者趁机故意问起“这里的民间借贷很普遍是吗？”
“很多、很普遍，只要手里有点钱的人都做这个，现在把钱

弄出去都做房地产，可是房子没人买，钱就要不回来，有不少
人都陷到里面去了。”曹老板说道。

记者由于怕继续追问会引起怀疑，故打住了想问的话。
躺在床上，记者回想起在飞机上和那位本地姓李的女孩

聊天时她说的话，“我今天是去北京购物去了，王府井、西单、
东单什么的，差不多一周去一次，经常去逛。”

谈及民间借贷时，她说，“我们这里很普遍啊，现在都基本
上不行了，好多人都欠钱，好多人都要不回钱。”

当记者看到她大包小包拿下飞机时，心想或许她不是民
间借贷中的一员。

已是深夜2点15分左右了，“鬼城”显得更加寂静了，记者
清晰地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

要债人·讨薪人

本报记者 王静宇 任正直/文图

“我是去年9月30日干完的活，
我的工资到现在一分钱都没有给我”

11月28日上午10时许，记者正在康巴什新区进行采访，走到
康巴什某汽车城建筑工地厂区大门口时，正巧碰到一群农民工
围在厂区门口集体讨薪。

记者看到，前来要工钱的农民工蹲坐在厂区门口围着棉被
取暖，有的农民工则围在厂区门口，当地的派出所民警闻讯前来
维持治安。
“欠我的钱不给我，还打我，把我的头往地上磕，抬着我往地

上摔，我被送到医院打了好几瓶点滴，到现在头还嗡嗡响。”任玉
石（化名）哭着告诉记者。

50多岁的任玉石是河南人，去年3月份来康巴什在某汽车城
建筑工地干活，他前几天就来这儿讨薪，可是却遭到了厂区保安
人员殴打。
“他们欠我7930元，都欠了好几个月了，一直拖着没给，还打

人，真是没有天理了。”任玉石说。
“当初和我说好的，我干一天给我160元，我总共干了103天，

总共是16480元，在这之前已经给了我8540元了，还欠我7930元，
前几天我去找他们要钱，被他们给打了一顿，警察来后把我送到
医院，医疗费花了1000多元，当时我身上没钱，是公安局出的钱。”
任玉石说。
任玉石又说，“公安局说那个医药费从我工资里面扣除，等我

什么时候拿到工钱了就给他们，可是具体数额我不知道。”
记者看到任玉石手上拿的欠条，上面这样写着：“正丰项目

部欠任开友7930元，”落款人为：正丰项目部，日期是：2011年9月
24日。

然而记者在现场看到的是某汽车城的建筑工地，正丰项目
部与某汽车城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还有个公司是内蒙古一个工程有限公司，不过它是挂靠在

正丰项目部下面的，我们干活开工资是正丰项目部给我们开，”任
玉石说。

任玉石告诉记者，他本村的同姓孙子任利同（化名）还有不
到18万元的“耐磨地坪”钱没有要回。

记者看到任玉石打开的委托书，上面写到，“任利同委托工
人班组长任玉石同志接收内蒙古XX工程有限公司剩余工程款”，
落款人是：任利同。

记者随即和远在南京的任利同取得联系，任利同告诉记者，
“他在南京开了个小建材公司，当初给内蒙古XX建筑工程公司提
供了不到18万元的耐磨地坪材料，可是却没有给钱，一直欠到现
在。”
“期间我去了三次，光路费住宿什么的，就花了1万多。”任利

同说。
和任玉石一起来的还有焦华新（化名），陕西咸阳人，是在某

汽车城做电力安装的技术工人，至今还有5万多块的欠款没有要
回。
“我是去年9月30日干完的活，我的工资到现在一分钱都没

有给我，我在这呆了十几天了，天天去催钱。”焦华新说。
焦华新还告诉记者，“其实他们是没有钱，听说现在光欠钱

就欠了600多万。”
记者问道：“为什么现在康巴什的工程都停工了。”
“都是因为没钱，好多房产商都是欠了一屁股债，现在没有

一个是正在施工的，全部都停工了。”焦华新说。

本报记者 王静宇 任正直/文图
没来鄂尔多斯之前，之前外界

关于它的传言和神话现在看起来似
乎并不夸张。

11 月 27 日早上，康巴什雾气
缭绕，整座城市被浓雾所包围，记
者走在被雾气打湿了的路面上，路
口的红绿灯不断变化的色彩发出闪
闪荧光，仿佛又增加了“鬼城”的
神秘色彩。

因为昨晚和大巴车司机任师傅
约好了采访时间和地点，我们坐上

昨晚和出租车司机韩师傅协商好的
出租车直奔东胜铁牛大酒店附近的
机场大巴停车场。
“东胜现在也到处都是建筑工

地，没完工的和完工没装修的楼很
多。”得知记者要前往东胜，司机
韩师傅说。

一张“白条”
成为了借款凭证

在鄂尔多斯，演绎着熟人社
会，维持借款人与被借款人借贷关

系的就是“白条”，也不知道从什
么时候起。一张“白条”成为了鄂
尔多斯民间借贷的“信用通行证。”
民间资本的危机，与民间借贷

和房地产的共生息息相关。
“在房地产最狂热的时候，甚至

是被借款人求着庄家求着开发商去
借他们的钱。”任师傅说。
“什么是庄家？”记者很疑惑。
“庄家就是负责组织借钱的人，

也就是房地产开发商委托给某一两
个人甚至是几个人去帮他们借钱融
资的人，是开发商和被借款人的中
间人。”任师傅说。

任师傅告诉记者，很多债权人
并不认识债主，只是通过亲戚或者
亲戚的亲戚或者朋友就借出去了，
“彼此之间好比上下线的关系，层
层转手类似传销的上下线关系”。

任师傅拿起手机打开计算器，
一边算一边告诉记者，“我的本金
是 50万元，月息是 2分，时间 6个
多月，到现在利息都 6万多元了。”
住在康巴什“康泽苑”小区的

杨秀珍就是民间借贷中的一员。
“我的拆迁款有 300多万元，再

加上我问亲戚朋友借的钱都放出去
了，利息是 2分到 3 分，到现在还
有 500多万元没要回来。”

“你的钱借给谁了？借到什么
地方去了？”记者问道。
“都放到煤矿和房地产上去了，

急死人了现在。”杨秀珍说。
当记者问道以什么形式把钱借

出去的时候，杨秀珍说，“就是打
张白条，写上钱数、期限、月利
率、借款人的盖章、担保人的签
名，有的再按上手印就行了。”
“就一张白条？”记者差异地

问。
“是的，就一张白条，别的什么

都没有，有的关系好的连白条都不
用写。”杨秀珍回答的很淡定。
“为什么不把钱放在银行或者

其他地方呢？”记者问。
杨秀珍一笑，“说出来不怕你

笑话，就是贪字当头，觉得银行利
息不高，才一分多，而放高利贷都
三四分了，干什么生意能够稳稳的
有百分之三四十的利润呢？”
记者临走前，杨秀珍告诉记者，

“如果这一次的钱能要回来，我就
再也不像现在这样放高利贷了。”

走访“打非办”

开发商没有钱还给庄家，庄家
就没有钱还给放款人，一连串的利
益纠纷进而演变成了一桩桩诉讼
案，在这背后，是两只无形的大
手，一只手扼制住了民间借贷，一
只手勒住了房地产。
“快，快，开过去。”记者向司

机韩师傅喊道。
趁着东胜区公安分局门卫不注

意，出租车快速驶进了公安分局的
大门，两名记者下了车，“韩师傅
你到门口处等我们吧。”
记者看着其他人从一个门进进

出出，也走了进去，“请问，打非
办在哪？”记者问道。
“这里是刑警队，不是打非办，

打非办在前面路口国贸大厦的 10
层。”一名值班警察抬起头看看记
者熟练地说道。

记者走出东胜区公安分局后，
坐车直奔国贸大厦，下车后穿越马
路走进国贸大厦，在一层大厅，有
座指示牌鲜明标注：“去往打击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办公室在 10层。”

电梯门开，记者刚出电梯，就
看见一扇玻璃门上写着“打击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办公室”，另外一扇
门关着，门口没有人。
“请问，打非办是这吧。”记者

走进一间屋子里面问。
“是，你们有什么事情。”和记

者面对面坐着一个穿便服的年轻男
子谨慎地望着记者说道。
“我们是来报案的，请问该找

谁？”记者说道。
“报什么案，你们是干什么

的。”这名年轻男子说话间就站了
起来。
“我们是民间借贷的，过来登

记一下。”记者继续周旋。
这名年轻男子径直朝记者走了过

来，“过来吧你们，找我们领导说。”
我们跟随着这名男子来到另外

一间屋子，里面坐着一名瘦高个中
年男子。“领导，他们是来报案
的。”
“报什么案子，你们是干什么

的。”这位中年男子停下手里的活，
抬头看着我们说。
“听说咱们这有登记备案的，

我们过来填个表。”记者说道。
也许听到记者不是本地口音，

这名中年男子显得很谨慎，站起身
来走到记者身旁。
“我们把钱借给别人了，现在

要不回来，到咱们这来登记备案。”
记者补充道。
“你们是哪里人，把钱借给谁

了？”这名男子问道。
“借给老王了，有两三个月了，

现在还没要回来。”记者说道。
此时，摄影记者欲拿出藏在衣

服里面相机在记者身后偷偷拍照，
被这名中年男子发现，“你们干什
么，衣服里面是什么？”

话音刚落，这名中年男子和那
名年轻男子走到摄影记者旁边，无
奈之下，记者亮明身份，“我们不
接受采访，要采访的话去找鄂尔多
斯宣传部，要报案就过来登记，写
清金额，借款人姓名、时间等。”

被轰出打非办后，记者坐进车
向韩师傅讲述实情，“前段时间打
非办门前好多人，上面有两张纸，
一张写着值班民警的姓名和手机，
另一张写着报案材料范例。”韩师
傅说。
“鄂尔多斯政府现在很怕媒体

报道，我们出租车司机还被康巴什
管委会喊过去开过会，告诉我们只
要发现有记者来采访，都要告诉他
们。”

据记者了解，目前已有数起规
模上亿元的非法集资案件移交给东
胜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还有众博
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老板梅良玉一
案、金亿泰汽贸担保公司总经理祁
有庆案等。

与热衷实业的温州人相比，靠开采煤矿和获取国家拆迁补偿富起来的鄂尔多斯人，对

现代工业并不感兴趣，把钱存在银行利息低、做证券期货又不懂的事实让富惯了的鄂尔多

斯人热衷于炒房、高利贷这样“挣钱既直接又快”的生意，然而，最终却栽在了这个上面。

企业资金链断裂，讨薪人痛苦万分


